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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年
前
，
北
京
將
宣
武
區
併
入
西
城
區
，
之
後
宣
武
區
從
北
京
的
行
政
區

中
消
失
，
曾
被
稱
為
﹁宣
南
文
化
﹂
載
體
的
舊
城
區
成
為
了
歷
史
。

宣
南
│
│
今
日
北
京
市
西
城
區
宣
武
門
以
南
（
以
外
）
一
帶
，
在
清
代
和

民
國
初
期
名
士
雲
集
，
許
多
詩
人
、
作
家
、
政
治
家
與
思
想
家
在
這
裡
居
住
和

活
動
。
這
裡
會
館
林
立
，
各
地
赴
京
應
舉
或
經
商
的
人
士
時
常
按
鄉
籍
在
各
個

會
館
聚
集
交
往
。
宣
南
可
謂
名
士
之
鄉
、
會
館
之
地
。

宣
南
文
化
六
多
：
校
園
多
、
報
館
多
、
寺
廟
多
、
梨
園
故
居
多
、
戲
園
子

多
、
會
館
更
多
。
會
館
又
分
省
級
、
府
級
、
縣
級
等
不
下
百
家
。

北
京
之
有
會
館
，
約
始
於
明
朝
，
至
清
代
為
極
盛
。
會
館
是
由
旅
京
的
外

省
官
紳
集
資
興
建
，
旨
在
聯
絡
鄉
誼
。

會
館
不
在
大
小
，
有
名
人
則
顯
。
福
建
新
館
，
早
年
叫
蒲
陽
會
館
，
禁
煙

英
雄
林
則
徐
在
此
居
住
過
。
那
時
林
還
是
位
清
吏
小
司
，
微
薄
的
俸
祿
使
他
囊

中
羞
澀
，
他
不
得
不
時
常
靠
舞
文
弄
墨
換
取
稿
費
，
以
貼
補
用
度
。
林
為
人
寬

厚
誠
直
，
深
得
同
鄉
人
敬
重
，
當
時
福
建
籍
人
士
眾
多
，
大
家

居
住
於
會
館
中
顯
得
擁
擠
，
為
此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
福
建
同
鄉

會
決
定
由
林
則
徐
主
持
集
資
修
一
座
福
州
新
館
。
從
選
址
、
籌

款
、
購
物
到
營
建
均
為
林
操
辦
。
林
不
顧
勞
碌
，
有
時
間
還
經

常
給
人
起
草
繕
書
摺
子
，
做
應
酬
文
章
，
換
取
微
薄
的
稿
費
，

林
將
這
些
稿
費
全
部
捐
贈
給
同
鄉
會
用
作
新
館
建
設
。

安
徽
會
館
位
於
琉
璃
廠
附
近
，
是
會
館
中
罕
見
的
國
家
級

文
物
保
護
單
位
。
其
前
身
是
孫
公
府
第
，
人
稱
孫
公
園
。
孫
公

即
清
初
學
者
、
金
石
書
畫
鑒
藏
家
孫
承
澤
（
一
五
九
二
│
│
一
六

七
六
）
。
他
收
藏
有
宋
朝
蘇
軾
和
黃
庭
堅
、
元
代
趙
孟
頫
等
人

的
墨
蹟
，
有
元
代
黃
公
望
等
人
的
畫
作
及
古
器
物
。
孫
曾
在
明

朝
為
官
，
後
又
出
仕
大
清
。
雖
為
貳
臣
，

但
其
藏
書
治
學
的
雅
趣
、
書
畫
金
石
的
收

藏
，
以
及
慷
慨
交
友
的
性
格
，
吸
引
了
當

時
眾
多
文
人
為
他
府
中
的
座
上
客
。
盛
名

者
如
錢
謙
益
、
吳
偉
業
、
顧
炎
武
、
朱
彝

尊
和
王
士
禎
等
。

孫
氏
以
後
，
其
府
第
曾
為
清
代
內
閣

學
士
翁
方
綱
（
一
七
三
三
—
一
八
一
八
）

居
住
。
一
八
七
一
，
李
鴻
章
兄
弟
在
孫
公
園
創
建
安
徽
會
館
。

此
館
佔
地
近
萬
米
，
中
路
大
門
，
面
闊
五
間
。
匾
額
上
是
李
手

書
大
字
﹁安
徽
會
館
﹂
。
到
了
維
新
運
動
的
時
候
，
康
梁
譚
等

維
新
黨
人
以
安
徽
會
館
為
活
動
場
所
。

除
安
徽
會
館
之
外
，
宣
南
還
有
眾
多
留
下
名
士
身
跡
書
影

的
會
館
：
如
清
代
哲
學
家
戴
震
與
歙
縣
會
館
，
近
代
詩
人
黃
遵

憲
與
嘉
應
會
館
，
革
命
先
行
者
孫
中
山
與
湖
廣
會
館
，
魯
迅
和

周
作
人
與
紹
興
會
館
。

魯
迅
一
九
一
二
年
五
月
六
日
到
京
，
住
在
紹
興
會
館
，
一

住
就
是
七
年
半
，
先
住
屋
叫
藤
花
館
，
又
移
到
補
樹
書
屋
，
寫

下
《
狂
人
日
記
》
等
，
有
點
積
蓄
才
搬
到
八
道
彎
居
住
。

古
瀛
會
館
位
於
騾
馬
市
大
街
南
側
的
果
子
巷
，
北
南
段
與
東
西
段
合
併
不

足
百
米
，
北
南
段
叫
果
子
巷
，
內
住
不
少
售
賣
乾
鮮
果
品
店
主
，
拐
角
向
西
叫

驢
駒
胡
同
，
也
叫
過
驪
珠
胡
同
。
該
巷
雖
小
卻
住
過
名
人
，
更
是
大
名
人
│
│

曾
國
藩
。

一
八
四○

年
七
月
，
曾
國
藩
移
居
果
子
巷
萬
順
店
與
湘
潭
歐
陽
小
岑
同
住

，
在
這
裡
大
病
一
場
，
經
名
醫
劉
午
峰
、
黃
允
嵋
診
治
不
見
好
轉
，
熱
病
加
劇

，
已
不
能
救
。
整
日
不
思
飲
食
，
亦
不
能
下
床
行
走
，
勢
甚
危
急
。
在
與
病
魔

鬥
爭
幾
個
月
後
，
逐
漸
痊
愈
。
十
月
他
移
居
達
子
營
關
帝
廟
。
人
們
常
說
：
﹁

大
難
不
死
必
有
後
福
﹂
。
此
後
曾
國
藩
更
是
官
階
屢
進
，
從
封
疆
大
吏
直
至
加

封
太
子
太
保
，
拜
為
一
等
毅
勇
侯
。

河
南
會
館
位
於
達
智
橋
胡
同
十
二
─
十
四
號
，
這
裡
留
下
楊
度
、
張
伯
駒

、
徐
謙
等
人
的
足
跡
。
梁
啟
超
於
此
發
表
維
新
講
話
，
打
動
國
人
心
弦
。

愛情常遇暴風雨
，人生難免不如意。
有的在求婚道路上一
開始覺得委屈，沒面
子，反過來再尋找機
會為難對方以求得心

裡平衡，這就是反難。無論是文人還是武
夫所為，都是他們的雅事之一。

席佩蘭是清代有名的女詩人，曾拜袁
枚為師，學業長進很快。待她要到了婚配
年齡，席家相中了當地出身名門的孫源湘
，就託媒人到孫家求親。誰知吃了閉門羹
，孫源湘說： 「鄉間有什麼才女，我非詩
人不娶。」原來孫源湘從小就博覽群書，
詩詞格律，無所不能，吃了閉門羹後的席
家覺得沒面子，袁枚心裡也很不是滋味，
乾脆貼出招親告示來個針鋒相對，以牙還
牙，來個求婚反難。那告示是： 「家有小
女，年已及笄，但非詩人不嫁，能有詩者
均可登門議親。」告示一貼出，上門議親
的很多，可都不是孫源湘，就一一被席家
拒絕了。後來孫源湘知道了，也上門議親
，當時正是春寒料峭之際，大雪紛飛，可
是很快又雪過天晴，陽光下的積雪已開始
融化，席佩蘭此前堆的兩個大雪獅子也在
慢慢融化，席佩蘭觸景生情，說： 「雪消
獅子瘦。」簡潔明瞭，可是不知因為什麼
，此前孫源湘吟詩作畫的才能一下子沒了
用場，左思右想，汗都憋出來了，也沒能

對出席佩蘭的下聯。滿面羞愧，回到家裡一病不起，不
管吃啥藥都不見效。孫源湘的父親只好厚着臉皮求救於
席佩蘭。席佩蘭說： 「今天正好是十五，晚上可挾他出
去賞月，你在一旁就說 『今兒月亮真圓，那月亮裡的桂
樹真茂，樹下兔兒真肥，你兒子的病就好了。』」死馬
當做活馬醫，待天晚了，孫父真的挾孫源湘出來賞月，
孫父就把席佩蘭教他說的話告訴兒子孫源湘。孫父的話
一落口，兒子孫源湘精神為之一振，拍手叫道： 「『月
滿兔兒肥』不正是 『雪消獅子瘦』的對句嗎？」人說病
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孫源湘正好倒了個個兒，是病
去如山倒。他的病好了，就娶席佩蘭為妻。

唐代薛平貴自幼父母雙亡，無依無靠，是個孤兒。
一次，他樵耕一結束，就往先生家趕，路過一大戶人家
，即王寶釧張榜招婿。王寶釧父親是一朝宰相，一人在
上，萬人之下，要權有權，要勢有勢，家境非常顯赫，
可是張榜招婿的榜貼出來好多天了，也無人來揭。薛平
貴年輕氣盛，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將招婿榜文撕下
來到相府。王寶釧的父親一看薛平貴衣衫襤褸，沒一點
富家子弟的樣兒，鄙夷之心頓生，要把薛平貴打發出門
。王寶釧見此，也有些不快，就別有用意地出了一聯來
難為他： 「小山羊上山，山碰小山羊角，樂看小山羊哭
。」王寶釧不僅精通詩詞，還喜歡對句。這句聯是說你
薛平貴進我相府，就跟遊牧的小山羊上山一樣，碰着我
父親一時態度不好，讓小山羊碰壁出醜了。言下之意莫
非你薛平貴不識抬舉自尋煩惱。薛平貴不卑不亢，有禮
有節，眉頭一皺，冷笑一聲說： 「大水牛入水，水漫大
水牛頭，喜聽大水牛笑。」此聯對仗工整，出手不凡。
針鋒相對，反難取得了預期的效果。原來薛平貴父母去
世以後，他被一位飽覽詩書的先生收養，閒暇之餘，先
生就手把手教他讀書識字，慢慢地薛平貴也就能吟詩作
對了。薛平貴的這句聯對意思是儘管你父親以勢壓人，
待我非禮，可我是大水牛，而不是你所說的小山羊，字
裡行間流露了他蔑視權貴之情。王寶釧見薛平貴有膽有
識，能吟詩作對，擺脫尷尬，心中不由得竊喜，宣布：
「妾身已屬君矣。」

作為數字詞語的 「
二百五」，以前雖也在
不少文章中見到過，似
多用在北方人的口語中
；但近一時期在內地媒
體上， 「二百五」一詞
更為多見。從語言環境

看，這是個貶義詞，多用於罵人。為考其究
竟，筆者先查考《辭海》，並沒有收錄該詞
。再查閱《現代漢語詞典》，有 「二百五」
的詞彙，釋義全文是： 「（口）譏諷有些傻
氣、做事莽撞的人。（方）半瓶醋。」（括
號中的 「口」指口語， 「方」指方言。）

上述釋義太簡單。如果問在北方人口語
中為什麼用 「二百五」譏諷有些傻氣、做事
莽撞的人？又為什麼在某些地方方言中用 「

二百五」指稱 「半瓶醋」？其實口語、方言
都來自民間，它們往往具有民俗文化內涵。
筆者因為有興趣，就查閱了不少資料，其中
有一則資料提供的說法筆者認為較靠譜：據
說清代的銀子都是五百両為一封，那麼二百
五十両就是半封；而這半封可諧音為 「半瘋
」，意即神經不正常、腦子有毛病、說話做
事不靠譜， 「二百五」是 「半瘋」代名詞。

至於 「半瓶醋」當然另有所指，但為什
麼用 「二百五」指代 「半瓶醋」？一時找不
到書面資料，去問了幾位朋友。有友人這樣
說：這是近幾十年來的說法，自從採用克、
千克作重量單位後，一瓶醋是五百克，二百
五十克只有半瓶醋。筆者聽了好笑，認為他
是想當然，有待進一步考證。

由北方流行 「二百五」一詞，筆者進而

想到以上海為中心的南方人常在口頭使用的
「十三點」的數字詞語。覺得 「十三點」與
「二百五」意思相近，都是以貶相譏：譏諷

某些人說話辦事有悖常理、傻裡傻氣、神經
有毛病。筆者小時候問過大人 「十三點」怎
麼來的？回答是：自鳴鐘最多是十二點，如
果鳴敲十三點就不正常有毛病，以此說那個
人不正常。《現代漢語詞典》等詞書均無 「
十三點」條目。近見有資料說 「痴」字的筆
畫是十三筆，因而用 「十三點」稱某人有點
「痴」，但覺得此說很牽強。又有一種資料

稱， 「十三點」確與數字 「十二」有密切關
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 「十二」是個象徵
完美、圓滿的吉祥數字，被古人視為 「天之
大數」；而 「十三」卻多了一點，過了頭，
就不好了。

一天午後，在意大利
亞平寧山上，在溫煦的陽
光下，牧神在打瞌睡，做
着淡淡的美夢，一群仙女
不知從何而來，嬉笑着把
他驚醒。法國象徵主義詩
人馬拉美為這個古羅馬神

話故事寫了一首《牧神午後》，德彪西根據其詩譜
寫了管弦樂曲《牧神午後前奏曲》。

一個名叫嚴格的中國文化軍人，早就喜歡上了
這首前奏曲，他覺得，此曲妙不可言，其管弦配器
效果 「新鮮而又毫不浮艷」，豎琴、長笛、小提琴
等樂器，經德彪西 「妙手一點染，都生發了異樣的
光彩」。他多想讀到其總譜，可那是戰爭年代，又
何處可覓？不料有一次，在一個山城人家，他竟發
現一期音樂刊物《練習曲》刊有《牧神午後前奏曲
》的鋼琴改編曲。他後來回憶此事寫道： 「狂喜！
連夜挑燈趕抄，打在背包裡帶走。今天那墨水描的
小蝌蚪已磨滅得依稀難辨了。及至終於買到國內影
印的兩種版本的總譜，一晃竟是三十幾年！」

這個嚴格就是後來以寫談樂文章著稱的辛豐年
。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先後為《讀書》、《音
樂愛好者》、《萬象》等雜誌撰寫了大量音樂隨筆
，結集出版了《樂迷閒話─歐洲古典音樂側影
》、《辛豐年音樂筆記》、《鋼琴文化三百年》、
《如是我聞》、《阿．魯賓斯坦繽紛錄》等書，贏
得大批讀者，馳譽書林樂界，但大家只知他的與英
文 「交響樂」諧音的筆名，而不知本名嚴格。

二十多年前，上海音樂出版社《音樂愛好者》
的編輯李章讀到《讀書》上辛豐年的專欄《門外談
樂》，覺得他也應是為《音樂愛好者》寫專欄的理
想人物，便通過《讀書》轉發一信，向居住在南通
的辛豐年約稿。從此之後，在上海與南通之間，便
出現了一條書信來往絡繹不絕、文稿按時寄達的郵
路，《音樂愛好者》有了一個持續十年之久的《音
樂筆記》專欄。自一九九○年至二○一三年辛豐年
病逝之前，他們倆之間的書簡往來多達數百封。二
○一四年李章選編了《書信裡的辛豐年》一書，由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前我逗留北京時，承蒙
李章兄寄贈我一冊，使我在這個假期裡讀到一本感
人的好書。

我為此書所感動，首先是因為我覺得辛豐年和
李章都是淳厚、忠誠的愛樂者，都是摯愛音樂的好
人。一個是老年作者，一個是壯年編輯，高山流水
遇知音，兩人同聲相應，心心相印。音樂是他們最
大的愛好，音樂給了他們最大的樂趣，由於音樂這
一共同語言，他們之間有寫不完的信；從莫扎特的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到里姆斯基─科薩科夫的
《西班牙狂想曲》，從柴可夫斯基的小夜曲到朱踐
耳的交響樂，他們之間有說不完的話。這個世界，
在他們看來，就是音樂，沉浸在音樂世界，欣賞優
美的音樂，就會有純淨的心靈，就會做淳樸的好人
；而作為好人，他們又可超越工作關係，成為忘年
交，結下深情厚誼。

辛豐年的長子嚴峰在此書序言《知音》中寫道
： 「父親常對我說，李章是個好人。在父親的語彙
中，好人是他對人的最高評價，非常難得。他自己
也是好人。好人對好人，老實人對老實人，認真的
人對認真的人，又有共同的愛好和話題，從此開啟
二十多年的友誼。」

辛豐年是好人。老一輩人生活樸素，待人誠懇
，謙虛好學，勤奮讀書，事業心重，責任心強，這
些優點，他都具有。他開始為《音樂愛好者》寫專
欄後，就把辦好這個雜誌視為己任，經常給李章出
主意、提建議，從欄目到選題，從作者到文風，他
都熱情推薦、誠懇點評。信如其人，辛老的人品也
令人尊敬。

李章感慨說： 「其間不僅止於跟他學了很多知
識，被他吸引，更重要的是，片言隻語字裡行間他
純良的心、高越的人格，力透而出，澤被後學如我
輩。」

李章也是好人。後來，他已不僅作為編者，而
是作為一個孝順的晚輩，無微不至地關心辛老。他
經常給他寫信，打電話，還多次去南通看望他。寫
信內容不止於工作、稿子，還把自己出差、出國時
的音樂活動見聞告訴辛老，附寄很多照片，因為辛

老年高不出門，愛聽這些介紹。辛老平時總體貼他
人、不愛麻煩他人，但由於感到李章確實對他特好
，後來也就常請李章給他買書、借書、複印、淘碟
，李章總是不嫌其煩，努力滿足他的要求。

所謂 「好人」，也並非某些人心目中那種 「平
庸」、 「思想糊塗」的人。從辛豐年和李章的書信
中，我們還可以聽到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些心聲
，知道他們除了音樂和寫作、除了自己的生活之外
，還關心些什麼，還憂慮些什麼。

辛豐年在一九九三年五月的一封信中寫道：
「我們的文化肯定又要遭劫！魯迅說古書自古

以來有水、火、兵、蟲之厄，他料不到 『文革』那
種災禍。而今，淘金狂潮又是一種與前不同的瘟疫
。它不一定使書消滅，但卻可能使人更愚昧可憎，
使文化變質。」

他甚至感慨 「處此亂世，音樂無用，是奢侈品
，以樂消閒，問心有愧。」

他在二○○○年九月的一封信中又寫道：
「伯恩斯坦的《音樂是無限多樣的》，看了很

有啟發，像他這樣的為普及嚴肅音樂無限熱誠，更
令人遺憾於中國的出版界之不做實事只想撈鈔票！
現在的愛樂熱是虛假的，正如市場經濟之為泡沫，
所謂 『音樂散文』，並不能代替切實的啟蒙。也正
像中國的 『文人畫』，弊極多利甚少。」

李章也有同樣感嘆，他寫道：
「其實這些年我工作得並不愉快，出版界風氣

很壞，誰人都講錢，再也不覺音樂的神聖，只好將
崇敬暗藏着偷偷自慰。我倒是羨慕先生您，可以不
介入社會的形色人群，可以不為工作生活計，做自
己想做的事情。身體不好便成了我懶惰的藉口，我
就對自己說，這個不好的時代被我攤到了，盡可能
地不做壞事罷，偶爾地出些自認為的好書向責任交
差罷。僅此而已。」

他們倆的這些感慨使我想起《誰殺了古典音樂
》一書中所引聖彼得堡樂團指揮瑪里斯．簡桑斯的
一段話：

全世界的政治人物不夠關心藝術。人類在科技
上有相當的進展，但物質與精神生活之間越來越不
調和。因為人類心靈的空虛，這個世界的精神生活
越來越墮落，以致戰爭頻仍，毒品氾濫。削減藝術
經費，會讓悲劇不斷發生。

辛豐年的去世，使許多愛樂者感到可惜，身穿
黑色正裝前去南通參加追悼會的李章，心裡格外悲
痛。辛老的子女們自然更是悲切萬分。不過，使嚴
峰感到安慰的是，一輩子過得太苦、磨難冤屈太深
重的父親，畢竟由於上蒼給了他書和音樂，給了他
李章這樣的知音摯友，而在苦難人生中有了難得的
快樂。

嚴峰在序言結尾引用了他父親二○○四年初給
李章的信，信中寫道：

早死晚死我不在乎。不死於浩劫，反而苟延殘
喘性命至今（八十一歲了！）真沒想到。可慶幸者
， 「若使當年身便死」，我就成了個糊塗鬼。一個
愚蠢的拜神者。如今則不必為此自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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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基本上是沒有一樣的臉龐，
一樣的手紋的。就像每一片樹葉，每
朵雪花都不相同。在茫茫人海，人之
不同，不獨指淺淺外表，更指幽幽內
心。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故而在熙
熙人群中，文人的 「怪」當特別地引

人注目。因為行為處事的與眾不同而被冠之 「怪怪的」文人
，實在還不被看好，儘管有時其人心還十分滾燙，但不會說
話和塗抹，不會包裝和推銷，操作也差，硬是被人們生生地
怪煞了。

文人的怪確實令人詫異非常。生在西班牙九歲遷居美國
的哲人桑塔耶斯，長期在哈佛教書，五十歲那年，有一天他
在講台上講課，偶有春鳥飛來，立在窗格子上，他看了會兒
似有所悟，大聲地向學生說：同學們，抱歉了！我與陽春有
約！竟開始了他雲遊歐陸的開端。其實這老外不算太怪，在
古人中，金聖嘆之怪恐怕算一個。他老先生被投入大獄，到
了馬上就要腦袋搬家的份上，竟還煞有其事秘密地告訴兒子
一種美食：豆腐乾合着花生米嚼，味道賽過火腿。這份調侃
味兒，恐怕算得上是真正的 「砍頭只當風吹帽」了。

說來文人的怪，有的也生動有趣，可圈可點。魯迅的朋
友范愛農君，據說癲狂之下，總是 「白眼看雞蟲」的，恰如
「竹林七賢」中的嵇康，看人總是白嘰白嘰。 「最高的輕蔑

是無言，甚至連眼珠也不轉過去。」對此嵇康儘管有個性，
但還是沒有達到魯迅所說的境界。文人的怪有些是有些意思
的，有的則不可取。同是 「竹林七賢」中的阮籍、阮咸，當
了官卻不問民生，終日縱酒談玄，服藥煉丹，弄青白眼，說
風涼話，看似名士瀟灑，實則窩囊誤事。向秀、山濤則弄權
為保全自身，在朝任職，容跡而已。而劉伶則是一個酒鬼，
放蕩荒唐，常脫光了衣服喝酒，還叫僕人提着鋤頭，意在喝
死了讓隨從隨便處埋了。縱觀 「竹林七賢」，賢在何處？惠
在何人？

賢達之處，實在甚少！
應該說，文人的怪，也得有資本，不然恐怕離瘋字也不

遠了。文人中有人孤芳自賞，冷嘲熱諷；有人裝瘋賣傻，落
落寡歡；有人躲進小樓，自得其樂；也有人攬上苦營業，寫
點宣泄文字，這不影響別人，不妨礙社會，不干人烏事！而
作為文人有的怪，自身會接納別人是要緊的。我以為，文人
要打掉酸氣和迂氣才受人歡迎才可成大器。但社會也要多對
這些人特別地寬容。不瞎攀高枝，不隨波逐流，不趨炎附勢
，不迎合時俗，只是對市井細民的庸俗之風表示清高，只是
對塵囂蛙噪之聲敬而遠之，這畢竟不是罪過！

有時來自精神方面的壓力對才華的勃發是一種策動。蚌
病成珠，積羽成舟，身體和心情都不太舒服的人往往會釀出
精神的酒漿。司馬遷留下的一部煌煌史章，龔定庵留下的一
卷絕妙好詩，內中是很有哲學思考的。精通世事，遊刃有餘
的人，只慣將一己的肉身養得富足通泰的人，就往往覺得這
些人可笑、可怪：他們莫非有病麼！其實有的文人的怪本身
就有意思，就有嚼頭，大凡他們很智慧、很上品。當然怪誕
是令人害怕的，但有些怪人的做法，卻不乏可取之處，因為
這怪在自身，不礙他人的怪，不是人格上的怪，品質上的怪
，比起上下其手的小政客、忌刻陰冷的二丑奴才和翻手為雲
覆手雨的小人們，差別不啻距若霄壤、判若雲泥呢！

文人之􀎠怪􀎡
朱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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